
■郾城小学四（一）班 张睿博
上个月，爸爸出差回来后常常吞云吐

雾，导致客厅里弥漫着刺鼻的烟味。妈妈
皱着眉头，满脸反感。她郑重地对我下命
令：“一定要让你爸爸把烟戒掉！”我拍着
胸脯自信满满地接下了这个任务。

为了完成任务，我绞尽脑汁，精心制
订了三个计划。

计划一——“口若悬河”。爸爸一拿
起烟，我就像妈妈一样跟在他身后不停
劝：“爸爸，吸烟对身体不好，会伤害您
的肺，还会让家里的空气质量变差。”爸
爸开始还耐心听，没过多久就找借口出门
透透气。等他回来后，我就闻到了他身上
浓浓的烟味。唉，计划一宣告失败。要是

不能完成任务，我心心念念的红烧鱼可就
吃不上了。

没办法，我只能启动计划二——
“偷梁换柱”。爸爸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烟盒就在他旁边放。我猫着腰，小心翼
翼地走到沙发旁，眼睛紧紧盯着那盒
烟。趁爸爸不注意，我迅速地把香烟换
成了我最爱吃的饼干。烟盒里装着饼
干！哈哈，我心里暗自得意。一会儿，
爸爸拿起烟盒就出门了。我刚想欢呼

“太好啦”，却发现被我调包的那盒烟还
好好地放在沙发上。原来，爸爸早就识
破了我的小把戏。我忍不住嘟囔：“平
时怎么没见您这么聪明啊！”唉，计划
二也泡汤了。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办法——“跟
踪”。爸爸准备出门，我像个小侦探一样
悄悄地跟在他身后。一路上，我左躲右
闪，生怕被爸爸发现。我一路跟爸爸走到
了小区花园。爸爸刚从口袋里掏出香烟，
我就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过去，一把抢走

了香烟。爸爸先是一愣，随后脸上露出了
笑容。他摸了摸我的头说：“儿子长大
了，知道关心爸爸的健康了。就凭这一
点，这烟我决定不抽了。”

爸爸说话算数。从那天开始，爸爸真
的戒烟了。

我帮爸爸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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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组稿：陈思盈

■陈玉香
夏日里最使我惦念的莫过于

那一盘荆芥藿香炒鸡蛋了。
小时候，每到夏天，母亲总

要从菜园里摘些荆芥回来。我家
种的荆芥长得极好，青翠欲滴的
叶子在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母
亲常说，荆芥最娇气，非得清晨
露水未干时采摘才好，若是等到
日头高了，那鲜灵劲儿就少了大
半。她天蒙蒙亮就起身，踩着露
水去菜园，回来时衣角都湿了，
手里一把碧绿的荆芥，叶子上还
挂着晶莹的水珠。

藿香是邻居李婶送的，她家
后院种了一大片藿香。夏天的藿
香疯了一般往上蹿，叶子又肥又
大。人们远远就能闻到藿香那股
子特殊的香气。李婶总说：“这
藿香就跟野草似的，越掐长得越
旺。”她常常摘了一把又一把，
挨家挨户地送。母亲接过藿香
时，总要夸赞李婶家的藿香长得
最好、香味最正。

炒这道菜时，母亲的动作格
外轻快。她先把荆芥和藿香洗
净，在竹筛里沥干水分，然后用
手将荆芥轻轻掐成小段，藿香则
用刀切成细丝。鸡蛋打在碗里，
用筷子一搅就泛起一层细密的泡
沫。灶台上的铁锅烧热了，迅速
倒入一勺大豆油。待油微微冒烟
时，把鸡蛋液倒进去。“滋啦”
一声，鸡蛋立刻膨胀起来，泛起
金黄的焦边。母亲用锅铲轻轻翻
动，等鸡蛋七八分熟时就盛出来
备用。

这时，锅里还剩些油。母亲
把荆芥和藿香一起倒进去。顿
时，一股香气直冲鼻孔，有荆芥
的清爽，还有藿香的芬芳。简单
翻炒几下，待荆芥和藿香稍稍变
软，把炒好的鸡蛋倒回去，撒上
一小撮盐，淋几滴香油，再颠两
下锅，荆芥藿香炒鸡蛋就可以出
锅了。

盛在盘里的荆芥藿香炒鸡蛋
黄中透绿，煞是好看。鸡蛋蓬松
柔软，包裹着荆芥和藿香的碎
叶，让人每一口都能尝到不同的
滋味。荆芥的滋味最先在舌尖绽
放，接着是藿香独特的香气，最
后是鸡蛋的醇厚。一盘荆芥藿香
炒鸡蛋吃罢，唇齿留香，让人觉
得浑身通透，仿佛有清风从五脏
六腑穿过。

父亲最爱荆芥藿香炒鸡蛋这
道菜。他说：“大热天吃什么都
觉得腻，唯独这荆芥藿香炒鸡蛋
越吃越开胃。”干完农活回来的
父亲常常汗流浃背，但只要母亲
端上这盘菜，配上刚出锅的白
米饭，他就能连吃三大碗。我
那时还小，不懂得欣赏这滋
味，只觉得藿香的味道有些
冲，每次都要把藿香挑出去一
些。母亲见了就笑，说我是

“没福气的”，等长大了就知道
这盘菜的妙处了。

母亲的话果然不假。现在的
我每到夏天也做这道菜。虽然城
里的荆芥不如老家水灵，藿香也
是从超市买的，少了那股子田野
的香气，但炒出来还是能让人想
起从前的味道。我炒菜时，耳边
好像听见母亲说：“要掌握火
候。荆芥炒老了就不好吃了。”
在窗外的蝉鸣声中，我仿佛回到
了故乡的小院子，看见母亲站在
灶台前忙碌的身影。

前些日子我回老家，那片藿
香地还在，可李婶已经不在了。
她的儿媳见我望着地发呆，就摘
了一大把藿香塞给我说：“带回
去炒鸡蛋吧，你爸以前爱吃这
个。”我捧着那把藿香，突然就
红了眼眶。

荆芥藿香炒鸡蛋，简单的食
材，平常的做法，因承载了太多
亲情和往事而成了无比珍贵的菜
肴，每吃上一口都是对逝去时光
的温柔回望。

荆芥藿香炒鸡蛋

■张 琪
小时候，我家住在一个县城的化工厂

里。化工厂的家属区是一排排平房，家家
门前都种着一种喇叭样的小花——烧汤
花。烧汤花是豫中地区的人们对这种傍晚
开花植物的俗称。它的学名极富诗意，叫
紫茉莉。紫茉莉的花色以粉色为主，也有
黄色、红色等。它通常在傍晚至夜间开
放，正是人们吃晚饭的时间，而河南人晚
饭多“烧汤”，烧汤花由此得名。

烧汤花在小县城中极常见，街边、墙
角、破瓦盆里都有它的身影。它枝繁叶
茂，生命力极旺盛。别的花可称为一棵、
一株，它则可称为一树、一丛。烧汤花香
气极淡，若有若无，不似茉莉那般浓烈，
也不似桂花那般甜腻，须得静心去嗅方能
觉察。

夏日的傍晚，其他花草被太阳炙烤了
一天之后变得无精打采，烧汤花却盛开
了。夜风徐徐，它在风中袅袅婷婷，甚是
惹人怜爱。

小时候的夏天，大多数人家里没有空
调，连电风扇都是奢侈品。傍晚吃饭时，
家家户户都把小饭桌搬出来，在家门口
吃饭乘凉。孩子们你来我家桌上吃块菜
馍、我去你家碗里夹块鸡蛋，一片欢声
笑语。那时，烧汤花就在小饭桌旁静静
地开。

等吃完饭收拾了碗筷，天色渐暗了，
大家就坐在院子里乘凉。男人们下棋，女
人们做针线活儿，孩子们玩游戏。爱美的
小女孩把烧汤花摘下来，用棉线绑着挂在
耳朵上，再披上妈妈的纱巾在院子里走来
走去，感觉自己就是最美丽的小公主。淘
气的小男孩摘下烧汤花，把花瓣撕开，用
唾沫粘在自己的小脸蛋上，扮着鬼脸四处
疯跑，惹来妈妈的笑骂。

夜深了，随着蛙声虫鸣四起，烧汤花
的花瓣渐渐合拢，将所有的香气与颜色都
收束进去。人们也力倦神乏，先后散去。

妈妈特别喜欢烧汤花，因为它顽强不
娇气。夏天经常会突然狂风大作、暴雨如

注。经历风雨的烧汤花匍匐在地，狼狈不
堪。你为它担心，第二天却看见它在朝阳
中昂首挺胸，傍晚时仍旧花开似锦、暗香
浮动，仿佛再大的风雨也奈何不了它。

烧汤花的根、叶、花均可入药，具有
清热解毒、利水消肿等功效。小时候，我
长了口疮或是磕伤、碰伤，妈妈就把烧汤
花的花和叶子捣碎敷在伤口上。要不了几
天，伤口就好了。

烧汤花是乡间普普通通的小花。它不
需要他人赞美的语言，不需要爱慕者热辣
的眼神。它自由热烈地在黄昏开放，自有
一种遗世独立之美。

后来，我在城市里没有再见到过烧汤
花。也许城市里的奇花异草太多，而烧汤
花土气不显眼，因此没有人愿意种。可
是，烧汤花根本不在乎旁人在意不在意。
它悄悄地开，悄悄地合，开时不张扬，合
时不留恋，独享夜的清凉。安分守拙，不
与群芳争艳——我想，烧汤花或许是花中
的隐士吧。

夕照中的烧汤花

■赵根蒂
来得有些晚
未见一朵荷花
也可能来得有些早
还没有荷花要开

只见一池圆叶如碧
被一只只纤手轻执
摇曳生姿

路过的风还算殷勤
它替我
一叶一叶地翻看

是不是娇羞的伊
都躲在
那把团扇后面

如梦令

蒲草丛生
圆叶乱旋
水湾里静静栖着一只小舟
舟头
一朵红藕款款摇曳

沉醉的词人已惆怅而归
滩边
千年前惊起的鸥鹭
又纷纷飞落

知否 知否
这舴艋舟
可载得动李易安
一阙又一阙清愁

寻荷花不遇（外一首）

■张玉果
最近读李娟的 《阿勒泰的角落》

一书，我常常回忆起儿时母亲带着我
从河南到新疆投奔父亲的往事。

据父亲说，为了给哥哥、姐姐和
我更好的生活，1995年他离开家乡，
到阿克苏承包土地种植棉花。第二
年，为了爸爸忙工作的时候能吃上热
乎的饭菜，妈妈带着我奔赴新疆。

我们乘坐的是绿皮火车，一路
“咣咣当当”。当时年幼的我对这些辗
转的艰难和过程的漫长记不太清了，
唯一记得的就是出发前母亲带的好吃
的东西中有茶鸡蛋。在那物资匮乏的
年代，母亲准备了满满一袋子鸡蛋。
一开始，我是欢呼雀跃的。但长路漫
漫，后来母亲再打开食物包时，我闻
到茶鸡蛋的气味就觉得胃里翻江倒
海。

那个时候，父亲住的地方除了成
片的棉花、沙棘树和人工水渠，到处
都是戈壁滩。父亲和母亲在侍弄棉花
的时候，我就在干涸的水渠沟跑来跑
去。新疆的水渠沟内经常有薄薄的、

白白的一层东西。小时候的自己不懂
那是盐碱，以为是飘落下来的雪花。
第一次见到盐碱的时候，我非常开
心，偷偷用手抠了一点儿塞嘴里，立
马龇牙咧嘴。父亲看到我的样子赶紧
说：“那不是雪，不能吃。”

棉花地远处是一望无际的戈壁
滩。提起戈壁滩，人们的印象往往是
荒无人烟，但我在戈壁滩玩耍的时候
见到过很多奇怪的人。他们头发剪得
很短，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出现，有时
带着放牧的工具驱赶羊群，有时带着
劳作的工具埋头苦干。到了中午，他
们变戏法似的就地取材造一个灶台，
拿出炊具做出热气腾腾的饭菜。他们
看到我的时候，会拿食物和我分享，
也会逗我玩。我觉得他们慈眉善目，
和他们的相处从不熟悉时的怯生生渐
渐变为混熟后的无所顾忌。

后来，我们换了住处，新邻居是
一对来自四川宜宾的夫妻。他们夫妻
俩带着两个儿子在新疆打工，对两个
调皮捣蛋的儿子很是头疼，因此很喜
欢乖巧可爱的我。那时的我头发卷卷

的，脸蛋红红的，笑起来眼睛弯弯像
月牙一样。邻居阿姨但凡做好吃的必
有我一份。在那个信息不发达的年
代，随着我们各自离开新疆，父母和
他们断了联系。

那时，很多河南老乡在新疆为其
发展添砖加瓦。老乡教我快速逮鸽
子，被我说的新疆话逗笑。我时不时
跑到兵站学校玩耍，看着天空中的飞
机留下白色的“道路”，感觉日子惬意
极了。

1997年，父亲给棉花打药时不慎
吸入了一些农药，在新疆治疗了一段
时间效果不佳，最后回老家河南治
疗。回到河南后，父亲很快就痊愈
了。父亲痊愈后天天带着我走亲访
友。我这个在新疆待了两年多的小孩
说话带有一点点地方口音，就被爸爸
朋友的孩子故意追着问这问那。

后来，我再也没有踏上新疆那片
土地，但在新疆生活的记忆一直伴随
着我。读了李娟老师的作品，我准备
带父亲和母亲重走新疆路、重温当年
情。

异乡童年的美好记忆

■张书仁
是一种色彩
也是一种心情
阳光带给我们快乐
也带给我们甘梦

小草因它泼绿
鸟儿因它翠鸣
春天因它多彩
人生因它丰盈

阳光
医治思想的灰暗
让人们生活芬芳
是一袭升腾的火焰
让美好充满人间

阳光

沙河风光（油画） 陈 彤 作

晚 霞 焦海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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